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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最新統計人口數據，2020 年香港人口增長開始放緩，由 2019 年 

752.08 萬人減少至 2020 年的 742.83 萬人，總人口減少了 1.2%。2021 年的淨

人口流出 89,200 人，而單程證來港人士為 13,900 人，整體人口流動為負 75,300 

人。同時，在出生人口減少，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自然流失了 11,800

人，因此，2021 年的人口持續減少至 739.47 萬人。上年的淨人口負數是自 1960 

年香港政府有統計數據以來最多的一年，情況值得關注。當然因疫情緣故，有很

多人滯留國內和其他地方而未能回港，所以這 8.9 萬多人未必能完全反映本地真

實的人口流失情況。 

 

然而，有其他數據也可以讓我們對香港的移民狀況多一些理解，就如：  

i. 提取強積金的金額達 26 億，比以往增加了 24%，這也是 2010 年以來最

高的金額。  

ii. 大學生和中小學生的退學人數：根據教育局最新的數據，2021 年中小學

生的退學人數有增加的趨勢，由 2019 至 2020 年，中學生人數減少了

4,500 人，而大學生退學人數則有 2,600 人。  

iii. 另有統計調查指出，在 2020 / 2021 年度，有近 400 名老師離職。根據

教資會最新的數據，大專院校教學人員的離職率仍然維持 5.9%。 

 

這些人口流動的數據顯示出香港正面臨一個值得和應該關注的移民情況。當然這

是否一個「潮」，還需要在疫情平穩後，再審視本地人口是否仍然持續一個向外

流動的強勢，但情況尚不樂觀。 

 

未來人口推算需要重估 

政府統計處按 2019 年的數據作出了 2020 至 2069 年人口的推算（香港政府統

計處，2020）。2021 年香港本地人口被推算為約 758.02 萬，但現在則只有 

739.47 萬人，相差了 18.55 萬人。若果 2022 年的單程證人口未能回升到每日

的 150 人，而本地出生人口亦持續減少，死亡人數必定按年遞增，那麼香港的人

口增長將會維持長期的負增長。 

 

從人口學發展的角度，任何一個社會面對人口持續負增長都會對本身的社會和經

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就香港為例，根據政府統計處估算，勞動力由 2018 年

開始下滑（圖一，人口政策，2015）。人口持續減少，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的緊絀，



在雪上加霜下，人口亦急劇老化，毋庸置疑會對政府的稅收和經濟發展帶來負面

增長。 

 

出生率減少不單止是本地要面對的問題，其他高收入的亞洲社會，就如台灣、南

韓、新加坡和日本等均面對同樣的挑戰。日本自 2010 年人口發展出現負增長後，

再加上沒有足夠的移民替補，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失去了動力，同時要支付龐大的

長者退休金和社會醫療服務費用，政府也差不多要垮台了。相反，新加坡雖然面

對出生率減少的情況，但人口發展卻比其他國家和地區要好，因為他們不斷透過

吸引外來移民來填補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勞動人口短缺問題。他們積極通過立法和

改善營商環境，吸引了許多高質素的人才和公司到新加坡設置總部，幫助經濟發

展。至於勞動人口，他們也積極吸引來自東南亞的勞動人口來提供廉價勞工，作

替補建築業的勞動力。新加坡政府對低技術人士與高技術人士的待遇是不一樣的，

低技術人士不能夠申請成為永久居民。這些選擇性的移民政策和待遇，雖然苛刻，

但是對新加坡本身的發展相當有利，使人口素質不斷提升。新加坡政府面對人口

發展趨勢，具有戰略性的部署和積極的執行力，因此能有效地應對低生育率的挑

戰。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外來人才喜歡移居和發展的地方。本地的專業發展，和普通法

的法律體制，再加上得到祖國的支援和依靠，實在可以發揮其獨特的角色，發展

所長，讓市民安居樂業。然而，前兩年發生的社會事件和實施國安法後，有些人

感到困惑和擔心未來的前景，從而產生了移民的傾向。對國安法的顧慮有待時間

化解，但這種擔憂已形成了一些本地人向外遷移的推力(Push Factor)；同時一些



西方國家提供了不少利好移民的條件，就如相對舒適的生活和寬敞的住屋環境，

正正成為了吸引著本地人向外遷移的拉力 (Pull Factor)，形成本地人口向外流動

的趨勢。 

 

當然那些移民的港人能否在當地安居樂業，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美國、澳洲、加

拿大和英國等政府之所以歡迎香港人移民，除了掛在嘴邊的關心，也或許是被本

港人口的學歷、技術、資金和年青所吸引，認為有可能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人口

老化問題帶來正面的影響。相對而言，港人持續的離開則為本港的技術、資金和

人口年輕化帶來不少衝擊和負面的效應。  

 

筆者認識一個一家四口並具有專業知識的年輕家庭，他們舉家的移民代表著減少

了兩個高技術勞動力的貢獻，還有那兩位 4 歲和 9 歲的孩子也未必會再回港發

展。相信這種打擊不單止影響這一代，甚至影響年青的第二代。再者，現在離開

人士的質素多數比本地整體人口的質素為高。這樣的自然流失會對香港的人口資

本(Human Capital)帶來負面後果。香港確實要實施一些措施來回應他們的顧慮，

才能有效地止血，並需要積極引進人才，方可轉危為機。 

 

然而，特區政府對近期的移民現象有點冷眼旁觀的態度，實在教人有點失望。根

據筆者理解，現在離開的本地居民不一定是反對政府的人士，當中有不少親政府

人士，因關注兒女的教育情況等不同原因，不得不舉家往外國地方去。 

 

再者，特區政府一直希望利用內地移民填補本地人口的流失，但又談何容易。今

天的香港相比國內如日中天的發展已減少了吸引力。很難想像為何有能之士會選

擇跑到香港面對工時長和住屋貴的生活。就算有人才願意來港，無論是數量或質

量，也未必能滿足本地發展的需要。再者，國內也同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非必

要時也不應加重他們的負擔，我們務必努力自強。 

 

面對移民流動的情况，筆者有以下的意見： 

i. 有效利用單程証人仕：圖二顯示(Yip et al., 2001)，如果沒有單程証人仕的

補充，本地早 就面對人口發展不均的情况。香港既要積極幫助這羣新力軍

順利融入社會，也要有效地 培訓和釋放他們的勞動力。 



 

ii. 吸引外來專才移民（包括內地和海外人仕）：移民是決定未來人口增長的一

個重要關鍵因素。然而，與其他西方國家如美國、澳洲、德國、加拿大和英

國相比，我們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競爭力不強。其實，這些高收入的西方國家

所面對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問題都是通過招攬外地移民得以緩解。故此，

政府需要制定長遠計劃來增加吸引力，以招攬外來人才。本地居住環境，生

活質素和子女教育都是外來專才所關注的事項，另外，言論自由和安全生活

等亦是他們所顧慮的。 

 

iii. 檢視和改善勞動密集的工序：國內近年大力發展人工智能，在製造過程中發

展更多自動化流程，減少了對勞動力的依賴，技術的進步大幅提高了生產力，

亦彌補了人口零增長和人口老化所導致的勞工短缺。事實上，中國每年 GDP 

有 8.1%的矚目增長，在較早的研究已指出，需要將生產力提高到至少 8 倍

才能取得這樣的成果(Chen et al., 2018)。本地有許多工序仍採取勞動人口

密集的方式，實在需要改善工序和施工方法來增加生產力，因此建立智慧城

市(Smart City)對本地政府來說是刻不容緩了。  

 



iv. 協助年青人清除生兒育女障礙：因許多年青人對成家立室的觀念轉變，以及

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巨大，結婚人數不斷下降。與此同時，結婚年齡的中位

數也持續上升，加上離婚人數遞增，未來的出生率幾乎肯定會再一步下降。

在不可逆轉的勢頭下，政策應聚焦去鼓勵未婚的年輕男女早點結婚生育，亦

要鼓勵已婚而未有孩子的夫婦生第一胎(KAP, 2019; Chen, Basten and Yip, 

2018)。  

 

v. 延遲退休年齡：根據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理論，若本地的

退休年齡能向後推遲至 65 歲，人口紅利(即兩位撫養者照顧一位被撫養者)

的情況就可以維持到 2025 年(圖三)，那麼社會便可以有更多時間去應對因

移民而短缺的勞動人口問題。當然要延遲退休年齡還需要有效配套，如協助

企業應付醫療和保險費用的增加，否則很多企業都不情願保留年長的員工。  

 

vi. 加強本地培訓和終生學習的機會：本地接受政府資助的學生，十年以來都是

維持 1.4 萬多個。入學百分率的改善其實是反映學生人數不斷減少（即適齡

學生減少和退學人口增加）。香港現時仍有的優勢是人口的技術和素質，因

此需要加強和普及再就業和終身學習的政策，以不斷提升本地人口資本，才

可以提升本港競爭力，以及吸引外地專才。  

 

vii. 樂齡科技(GeronTechnology)：人口老化是不可逆轉，唯一出路就是提升

長者本身的能量(Capacity)。面對如海嘯般的挑戰，這已不再是單單增加老



人院舍和照顧人員人數所能應付，更重要的是運用科技去改變舊有照顧長者

的模式，才可以解決服務供應樽頸的情況。 

 

任何一個社會，人口流動是正常不過的，然而走向最好還是循序漸進為佳。西方

國家同樣面對低出生率和人口老化的問題，但是他們得到移民的補給，促使經濟

活動和人口發展都可以朝向一個較健康的轉向。當然引入移民也要留意本地人的

反響，無論如何，若今天不正視人口外流的狀況，吸引高素養的人才，增强本身

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明天就要承受移民流失對香港社會的負面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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